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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
小
到
大
養
過
不
少
寵
物
，
金
魚
倉
鼠
巴
西
龜
不
在
話
下
，
連
遊
山
玩
水

時
，
偶
爾
狩
獵
捕
獲
的
蝌
蚪
、
毛
毛
蟲
，
甚
至
草
蜢
和
螳
螂
，
也
曾
是
我
樂
於

﹁收
歸
旗
下
﹂
的
得
意
寵
物
。
近
年
我
最
疼
惜
的
，
是
一
頭
可
愛
跳
脫
小
兔
子

，
叫
﹁次
郎
仔
﹂
。
嚴
冬
寒
冷
時
分
，
風
在
窗
外
胡
亂
叫
吼
，
我
在
電
腦
燈
影

前
靜
默
耕
耘
時
，
牠
總
會
巧
巧
靜
靜
伏
在
我
腳
背
上
，
當
一
隻
暖
烘
烘
的
毛
毛

拖
鞋
。但

，
生
命
有
始
有
終
。
記
得
當
時
次
郎
仔
身
患
重
病
，
在
第
二
次
切
除
腫

瘤
手
術
的
途
中
死
亡
。

牠
已
經
合
上
眼
睛
了
。
牠
再
不
會
跳
跳
扎
了
。
動
物
診
所
的
護
士
小
聲
問

我
﹁要
送
到
哪
裡
﹂
？
我
可
以
選
擇
寵
物
殯
儀
服
務
公
司
或
垃
圾

站
。

兩
星
期
後
，
次
郎
仔
的
殯
儀
告
別
儀
式
終
於
來
臨
。
妹
妹
帶

着
牠
喜
愛
的
食
物
去
見
最
後
一
面
。
去
到
殯
儀
服
務
公
司
，
接
待

員
安
排
我
們
到
一
間
裝
修
簡
潔
清
新
的
獨
立
房
內
等
候
。
等
候
期

間
，
眼
見
公
司
客
人
絡
繹
不
絕
，
不
少
更
是
一
家
老
少
齊
來
告
別

自
己
寵
物
貓
咪
寵
物
犬
。

次
郎
仔
的
遺
體
被
捧
過
來
了
，
明
顯
被
整
理
過
儀
容
，
毛
髮

乾
淨
整
潔
。
牠
安
睡
在
墊
了
毛
巾
的
竹
籃
裡

面
，
旁
邊
還
有
美
麗
鮮
花
作
綴
。
接
待
員
指

出
火
化
後
，
寵
物
主
人
可
檢
視
整
個
執
骨
過

程
，
並
可
選
擇
把
骨
灰
帶
走
（
盛
在
骨
灰
盅

裡
）
，
這
簡
直
和
人
一
樣
嘛
。

又
說
，
如
果
家
中
不
方
便
放
骨
灰
盅
的

話
，
還
可
以
在
寵
物
靈
堂
租
借
一
個
﹁格
仔

﹂
擺
放
，
每
天
會
有
專
人
打
理
。
於
是
我
們
被
引
到
旁
邊
的
靈
堂

去
；
所
謂
靈
堂
，
其
實
是
類
似
近
年
商
場
流
行
的
﹁格
仔
舖
﹂
的

格
局
，
一
個
個
格
仔
櫃
位
，
正
是
放
置
骨
灰
盅
的
地
方
，
你
會
發

現
幾
乎
每
一
格
都
經
過
主
人
悉
心
設
計
；
格
仔
位
變
成
一
間
間
富

有
自
己
風
格
、
手
工
仔
細
的
﹁天
堂
之
屋
﹂
。

除
了
擺
放
寵
物
生
前
相
片
和
用
具
外
，
還
能
發
現
很
多
零
食

和
玩
具
甚
至
會
給
寵
物
寫
卡
片
，
內
容
是
對
寵
物
的
問
候
：
﹁聖

誕
節
快
到
了
，
最
近
好
嗎
？
﹂
或
是
表
達
傷
心
的
留
言
：
﹁媽
咪

很
想
念
你
！
﹂
明
顯
地
，
主
人
早
把
寵
物
當
仔
仔
女
女
愛
錫
了
。

我
和
妹
妹
再
細
看
字
條
和
卡
片
，
才
知
道
原
來
寵
物
主
人
之
間
亦
有
所

﹁交
流
﹂
，
互
寫
問
候
字
條
，
甚
至
會
善
意
送
贈
，
把
零
食
跟
﹁鄰
居
﹂
分
享

呢
！
這
種
種
的
窩
心
舉
動
，
及
友
好
的
睦
鄰
關
係
，
絕
對
是
我
們
始
料
未
及
的
！

近
年
政
府
提
倡
社
會
共
融
，
鄰
里
之
間
要
互
相
關
心
照
顧
；
最
近
一
項
調

查
顯
示
，
五
成
四
受
訪
青
年
人
表
示
完
全
不
認
識
或
只
認
識
一
小
部
分
鄰
居
，

社
區
歸
屬
感
低
下
。
但
，
在
這
個
主
人
間
素
不
相
識
的
地
方
，
我
反
而
意
外
地

發
現
一
點
點
、
微
妙
的
愛
。

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日辭
世，深感突然和惋惜。金正
日深居簡出，帶有幾分神秘
面紗，特別是早期，不過我
有幸曾見過他幾面。

最早見到金正日是一九
八○年十月，那年朝鮮勞動黨召開八大，李先
念率領中國共產黨代表團應邀出席，我在使館
工作，隨代表團活動。記得開幕那天，金正日
與金日成主席一起，首次公開並排坐在主席台
上。那之前，金正日早已內定為接班人，並且
擔任重要職務，但一直沒有露過面，公開報道
也不提他的名字，而是以 「黨中央」相稱。在
那次黨代會上，金日成、金正日和吳振宇三人
被選為黨中央政治局常委，金正日排位第二，
僅次於金日成。從那時起，金正日實際上已公
開正式接班，不過那之後他仍然不怎麼公開露
面，據朝鮮朋友相告，金正日不止一次說過，
「金日成主席健在，還是以他為主」。但是，

金正日已掌管組織部門，主管全面工作，減輕
了金日成的負擔，只有外交工作還由金日成主
管。

第二次見到金正日是一九八三年六月，他
第一次出國來到北京，進行不公開訪問。到達
當晚，中共中央在人民大會堂舉行歡迎宴會，
我應邀出席，近距離看到金正日。他風度翩翩
，氣質也不錯，講話時拿着稿子，念得很認真
。那次訪問中，我國領導人差不多都會見了他
。他在北京還舉行了告別宴會，聽說不少食品
都是用專機從平壤運來。當時的中央領導人胡
耀邦說，我們把金正日看成是朝鮮領導人中的
一位，就是根據這個原則，對他來訪給予了高
規格接待。

第三次見到金正日是同年的九月，以彭真
為團長、胡啟立為副團長的中國黨政代表團訪

問朝鮮，參加朝鮮國慶三十五周年活動，我隨團出訪。金正日
破例到車站迎接。訪問期間，除金日成主席設宴款待外，金正
日還特別設宴款待代表團。宴請當晚，我們乘車到達平壤市郊
區的一座別墅，只見樓房豪華，燈火輝煌，晚宴在一間寬敞的
大廳舉行。金正日等朝鮮領導人陪同彭真、胡啟立在主桌，代
表團其他人員分坐在下面幾桌。晚宴進行中，我們幾個人斟滿
茅台酒，去主桌給金正日祝酒，他高興地與我們碰杯，並要我
們乾完杯中的酒才能回去。那天的宴會餐食豐盛，氣氛熱烈，
持續到很晚才結束。

上世紀八十年代後期，金日成主席幾次對中國進行非正式
訪問，每次都乘專列前往北京，金正日等朝鮮領導人到平壤火
車站送行。我當時在使館工作，因大使已提前回國準備參加接
待，我任使館臨時代辦，和使館主要外交官一起也前往火車站
送行。每到這時，金正日常常走過來，與使館外交官握手問候
。他性格開朗，面帶笑容，談吐隨意。

金正日與金日成作風有很多類似之處。金日成在世時，一
年至少要幾十次下到基層進行現場指導，金正日也有現場指導
的習慣；金日成外出包括去中國和俄羅斯均乘專列，金正日外
出和外訪也是如此。

不過，他們兩人作風也有不同之處。金日成善於發表長篇
講話，我不止一次聽到過，抑揚頓挫，很有氣勢，特別是在朝
鮮勞動黨六大上發表的長達四、五個小時的報告，至今印象深
刻。而金正日在公開場合發表長篇講話卻很少，更多的是他闡
述有關主體思想的論文，出版成冊。

我離開朝鮮已經二十多年，金正日近些年還曾到中國大使
館做客，但我沒有機會再見到他。

在我這樣一個外地
人來看，北京的雪景是
很美的，那一年冬天，
去遊覽恭王府的路上，
天空鉛雲密布，不一會
就下起紛紛揚揚的大雪

。雪中更增添了幾分遊覽恭王府的興趣，不
到一個時辰，恭王府府邸的屋脊上、樹上就
積滿了雪，在銀裝素裹中，那些樓台瓊閣就
顯得格外美麗。

雪落在那座西洋建築風格的漢白玉拱型
門樓上，落在花園裡的纏枝藤羅架上，厚厚
的一層，來年的春，紫藤花又開滿藤架，又
是一個燦爛的春天，雪落在戲樓上，外面寒
風凜冽，屋裡暖意融融，鑼鼓鏗鏘，清音繚
繞，不時傳出陣陣剛勁激越、渾厚寬亮的唱
腔，水袖輕舞搖擺之間，似揚起陣陣飛雪。
雪落在湖邊那些疊石假山玲瓏美石上，落在
湖心亭上，而湖裡的水還是那樣清亮。

走出恭王府，路上行人不多，是一條很
幽深的胡同，兩旁有很多的四合院，轎車靜
靜地靠在胡同的兩側，車上埋着厚厚的雪，
還有一輛舊自行車，也倒在厚厚的雪裡，雪
中的胡同似乎更顯得靜和溫馨。隨便向四合
院裡看去，灰色屋檐下已褪了色的紅窗框，
伸向天空老海棠樹灰色的樹幹。一口不知多
少年的大水缸，缸沿上是厚厚的雪，院子裡
有一種寧靜和暖意。難怪老舍、梁思成、林

徽音他們是那樣刻骨銘心地愛着北京。
難得這樣一個雪天，忽然就想起潭拓寺來了， 「先有潭

拓寺，後有北京城」，在這樣的雪天，潭拓寺肯定有一番美
景，進了地鐵，從一號線直奔蘋果園站，到站後，又乘坐九
三一路公交車一直到終點站，約用一個半小時，就到了潭拓
寺。早年讀過朱自清寫潭拓寺和戒壇寺的散文，想當年，騎
着毛驢，不知顛簸了多少時間，才能到達？遐想之間，潭拓
寺已在眼前。千年古寺潭拓寺佇立在群山環抱之中，雪中古
樹參天，更顯清幽，遠處層巒重嶺，白雪皚皚，巍峨的殿宇
，清幽的庭院，僧人在掃着院內的積雪，雪落在紅牆碧瓦上
，落在那棵棵直立的蓊鬱古勁的柏樹上，讓千年古寺更顯得
清幽。似乎就等着在這雪天裡聽潭拓寺的鐘聲了，郁達夫在
《故鄉的秋》裡曾提到 「陶然亭的蘆花，釣魚台的柳影，西
山的蟲響，昆明湖的夜月，潭拓寺的鐘聲」 ，如果是傍晚，
一邊聽雪在松柏上簌簌落下的聲音，一邊感受宏亮悠遠的鐘
聲，洗滌市俗中的煩惱，該是怎樣的一種心境？潭拓寺的雪
令人難忘。

第二天去看了故宮的雪景，進了午門這座氣勢雄偉的城
門，雪厚厚地落在黃色的琉璃瓦屋頂上，似乎聽見幾百年前
在風雪中 「廷杖」有過失大臣的慘叫。在漫天的雪中，巍然
矗立的太和殿就出現在眼前，雪落在金碧輝煌的琉璃瓦上，
落在太和殿前精雕細琢的漢白玉欄杆上。雪在開闊的太和殿
廣場上，遊人在雪中踩出一條細細的路徑，幾個興高采烈的
孩子有意不沿着踩出來的路徑，在廣場上的雪地上快樂地奔
跑，留下天真燦爛的笑容和雪地上的腳印。然而，幾百年前
，同樣在這樣一個地方，瀰漫着漫天的飛雪，宮闈密帳間燭
光搖曳，或許在演繹着一個個爾虞我詐、刀光劍影的故事，
多少陰謀淹沒在飛舞的雪花裡。後宮的御花園裡，雪落在那
些珍稀花木，御池假山上，落在那些亭榭樓閣上，漫天雪花
中，曾經有多少宮女穿梭其中，又有多少嬪妃紅顏薄命香銷
玉殞。

一口氣跑到後面的景山，紫禁城盡在眼底，雪中的紫禁
城銀裝素裹瓊樓玉宇，宮闕重疊，依次呈現，雪在紅牆黃瓦
上閃爍，雪霽初晴，景山下的故宮巍峨壯觀。

﹁高
原
出
版
社
﹂
是
徐
速
創
辦
於
一
九
五
○
年
代
的

，
起
先
只
用
於
出
版
他
自
己
的
作
品
，
和
他
主
編
的
文
藝

雜
誌
《
海
瀾
》
月
刊
。

《
海
瀾
》
是
十
六
開
本
，
每
期
約
三
十
五
頁
，
創
刊

於
一
九
五
五
年
十
一
月
。
徐
速
在
《
寫
在
篇
首
》
的
代
發

刊
詞
中
說
，
《
海
瀾
》
會
向
﹁中
國
的
﹂
、
﹁文
學
的
﹂

和
﹁生
活
的
﹂
三
方
面
充
實
當
代
的
文
藝
青
年
。
由
於
徐
速
交
遊
廣
闊
，
一
九

五
○
年
代
活
躍
於
香
港
文
壇
的
思
果
、
黃
思
騁
、
齊
桓
、
姚
拓
、
黃
崖
、
力
匡

…
…
等
作
家
均
大
力
支
持
供
稿
。
除
了
名
家
外
，
《
海
瀾
》
還
設
學
生
園
地
，

區
惠
本
、
梓
人
、
蔡
炎
培
等
都
有
作
品
見
刊
。
可
惜
《
海
瀾
》
還
是
受
制
於
不

利
的
環
境
，
出
至
一
九
五
七
年
二
月
止
，
共
十
六
期
即
停
刊
。
《
海
瀾
》
停
刊

後
，
﹁高
原
出
版
社
﹂
以
出
版
單
行
本
為
主
。
及
至
一
九
六
○
年
代
初
期
，
香

港
青
年
學
生
文
壇
突
然
蓬
勃
起
來
，
他
們
組
織
文
社
，
辦
講
座
，
出
版
圈
內
刊

物
和
集
體
文
集
，
鬧
哄
哄
的
。
徐
速
於
一
九
六
五
年
末
乘
勢
推
出
文
藝
月
刊

《
當
代
文
藝
》
。

《
當
代
文
藝
》
是
近
正
形
的
二
十
四
開
本
（1 4. 5c m

×
1 8. 5 cm

）
，
每
期

約
一
百
五
十
頁
，
以
創
作
為
主
的
文
藝
月
刊
，
名
家
以
外
並
提
供
大
量
版
位
刊

登
年
輕
人
作
品
。
每
隔
一
段
時
日
即
舉
辦
徵
文
比
賽
並
結
集
出
單
行
本
，
盛
極

一
時
，
並
培
養
了
不
少
青
年
作
家
。
直
到
一
九
七
九
年
四
月
，
因
徐
速
患
病
身

體
欠
佳
，
《
當
代
文
藝
》
才
停
刊
。

曾經很長一段時期，每到年
底，有識之士就會呼籲少寄賀年
卡。有的很形象地折算出某年因
為做賀年卡，一片面積多大的森
林被砍成一望無際的樹墩子……
近幾年，漸漸沒有人呼籲了，因

為沒有多少人還在寄賀年卡了。
記得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後期，我在上初中，那

時學生中開始流行起來過聖誕節，而聖誕節的一項
主要內容就是寄賀年卡。

大概十二月初，我們就開始買賀年卡了。那時
候大多數同學家境不富裕，買的卡中最便宜的明信
片佔了大頭，折疊式的賀年卡只會給最重要的朋友
。即便如此，仍得忍着幾天不吃早餐，這樣才能省
出買卡的錢。

卡買齊之後，就得琢磨寫些什麼？於是上課時
總有人托着腮幫子，彷彿 「思想者」雕塑，老師抓
開小差一抓一個準。就算如此費盡心思，寫出來的
「賀詞」卻往往沒有什麼新意。不是抄幾句培根的

格言，就是祝學業進步、萬事如意，看上去很像
《圍城》裡方遯翁寫的。現在我的抽屜裡還有幾張
當年的明信片、賀年卡，回味一下上面那些嚴肅生
硬的文字，彷彿看到了一個個小老頭……難怪現在
的影視劇、小說沒有什麼創意，現在的導演、作家
大多是我們這個年齡段的人。

後來走上社會，賀年卡寄得少了，收得也少了
。我的侄兒們成為了家裡的賀年卡消費大戶，和我
們當年一樣，他們的卡大多也是直接遞給同學的，
極少需要郵局投遞。不過卡上的文字隨意了許多，
甚至小小年紀就有了 「老公」、 「老婆」的稱謂，

有了 「愛情甜蜜」的祝福語，報上常有人因此憂慮
一番孩子的早熟。

為了綠色環保不寄賀年卡的倡議提出了多年，
基本沒有什麼效果，而網絡、手機的普及很快讓賀
年卡落伍了。現在不少中學生都有了 「蘋果」，差
一點的也有了一般的智能手機，再去寫賀年卡不僅
顯得老土，而且也費事。於是聖誕節、過年時群發
網上複製來的短信蔚然成風，「森林」終於保住了。

回首賀年卡流行的那些年月，我們在學生時代
給同桌送賀年卡，其實毫無必要。上班後各奔東西
，真的需要遠方的祝福，卻又收不到幾張卡。可見
形式大於內容，雖然賀年卡被更沒有誠意的群發短
信取代，其實並不可惜，起碼節約了紙張。

真正的祝福，發自內心，有時候一個眼神、一
個動作就能體現。

親愛的孩子：
打開電腦，看着空白的屏，低下

頭邊用手揪下分岔的髮梢，邊在心裡
想着如何說說這十幾年來想對你說的
心裡話。想着想着，不禁掉下淚來，
不知是你和爸爸的言行感動了我，還

是我感動了自己的眼淚。
琛兒，你今年滿十七歲了，依東北的慣例，我們就

只算虛歲。你是聖誕節這天的生日，就是我們的聖誕天
使。在我的記憶裡，我沒有用文字與你溝通過，倒是你
曾在小學和初中都給媽媽寫過信，每一次看到你用心寫
的文字，媽媽的心都被女兒的愛和純淨擁抱着，溫暖着
。媽媽從沒給你回過隻言片語，因為，當媽媽看到你每
次都在文字裡自責，訴說着自己如何的沒有達到媽媽心
願的那些瑣事時，媽媽就在等你長大，等你的心能和媽
媽的心在這裡平等的對話。這一天，終於到了，古人云
，十八而志，可我女兒十七就因志得以長大。

從你兒時喝你爸爸酒到現在還能在酒桌上幫媽媽擋
酒，早就知道了你是個有酒量的小傢伙。不知不覺就想
到了餐桌，借此機會，敬我琛兒幾杯酒吧。

第一杯，看着你一路蹣跚，其實媽媽發自內心的敬
佩你，琛兒。

你的忍隱與生俱來。小學時的你不願出去跟同學上
街，想省零花錢，還不想去那樣的地方浪費時間；中學
時的你去了青島，那時我第一次認識到了你超於常人的
堅強：從小班下來時媽媽和老師都哭成了淚人，可你的
幾句話，讓媽媽肅然起敬，也終身難忘。高中時，每天

晚上去接你自習回來，就會看到那些出雙入對的青春倩
影，那個美、那個浪漫。媽媽知道，你用心錯過那些花
前月下的景致，是多麼的艱難，媽媽真的多少次都在心
裡對你豎起大拇指。你的品德光彩照人，每一次走在街
邊，手裡的垃圾都被汗水浸透，不鬆手的原因就是沒找
到垃圾桶。你對家裡的錢財，無論是媽媽隨便丟棄的，
還是早已遺忘的，你都會目不斜視，雖然你是典型的
「小吝嗇鬼」。

第二杯，媽媽祝你有自己的人生，自己的生活方式
，不要有回報父母的心理。

珍惜才能擁有，感恩才能天長地久，這是人生真諦
。可是，你的爸爸卻教會了我一個簡單的道理，就是己
所不欲，勿施於人，對你也是一樣。你的人生，你做主
。你就像一棵小樹……尊重你對任何事情的處理意見，
尊重你的朋友，尊重你的內心世界。你已經給我們帶來
了太多的歡樂，因為從牙牙學語，到閃爍着深刻思想的
現在的你，我們已感受到是驕傲的父母、快樂的父母、
成功的父母。關鍵的是，你還有了自己的人生目標，而
且要堅定的走下去，這就是父母最大的成就感：你真正
的長大了。我們沒有尋求回報的絲毫想法，相反，爸爸
和我還希望你要有強烈的責任感和反哺之心，然而，卻
是把這些濃濃的愛意，回饋給社會，回饋給你所做的事
業，就是父母窮其一生也沒有機會得償的夙願。

我們的老年，我們自主，你的人生你做主。
第三杯，心疼你，孩子。因為你選擇了一條並不隨

意的生活道路，媽媽心疼你。
你從學文的那天起，媽就懂得了你的理想，看着你

的枕邊書：《希拉里──以政壇為舞台的女人》，從你
為她參選美國總統時的興奮到為奧巴馬當選的狂熱，你
從書店瘋狂購置有關奧巴馬的書籍。奧巴馬的平民上位
激勵了你們這一代人對政壇的夢想。媽媽學生時代視政
治課本為最枯燥無味的知識，你卻甘之如飴。媽媽明白
了，你想從政。也許，你還沒有真正意識到，什麼叫從
政，媽媽更不懂。但人因夢想而偉大，媽媽會永遠幫你
呵護心中這個五彩斑斕的構想。可是，媽媽還是想說說
對從政的看法：從政就是為社會服務，並不是從政的人
就都是奧巴馬。從小到幾人組合大到社會團體直至組織
機構國家機關，只要勤於服務，敢於擔當就是從政。那
是一條擯棄自私和享樂的道路，更是一條不可率性而為
的道路。看了太多的官員，就是因為心理失衡於沒有精
神和物質的享樂，而去傾慕於那些誘人的物慾。究其原
因，就是他越來越忘記了自己是準備傾其一生，甚至所
有為社會所用，才能盡自己之才的。走着走着就被身邊
五彩繽紛的花花世界迷亂了 「志」，也許這個 「志」，
就是 「十八而志」的志。也有的官員一生清廉，可是見
到身邊所愛的親人，愛人沒有因為自己而得到該有的一
些物質享樂，在潛意識裡放縱了他身邊人的私慾，像韓
國自殺的前總統。

作為你的媽媽，自私一點的講，真的希望女兒一生
是在快樂和享受物質財富的生活中度過的。可是，媽媽
卻更想培養你有遠大的目標和人生的志向，因為，媽媽
知道，只有這樣的人生才是對社會有意義的，才是一個
父母應該具有的社會責任感。可是，這樣的人生也許是
勞累的，很多時候不得已於自己的身體，不得已於自己
的情緒的。所以，想到這些，媽媽心疼你，「王部長」！

最後，是你要禮物的時候了。媽媽要送給你一個祝
願：願你一生都擁有學習力，讀萬卷書，行萬里路，閱
人無數。因為給你留下萬貫家財，不如給你一身真本事
。而學習力就是本事的源泉，信心的來源。溫家寶不是
說： 「信心比黃金重要」嗎。

琛兒 生日快樂！
你的媽媽於二○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春
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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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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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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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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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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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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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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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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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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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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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
陶
醉
在
﹁收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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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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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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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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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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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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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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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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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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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現
在

的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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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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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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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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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
本
山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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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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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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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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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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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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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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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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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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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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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
，
﹁笑
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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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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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
以
無
論
是
趙
本
山
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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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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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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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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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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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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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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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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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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